
每年的儿童节、端午节总是相隔时间不

长，儿童节一过，端午节也就接踵而至了。

这本来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节日，却偏偏

喜欢纠缠在一起，像电影一样在我关于故

乡、关于童年的记忆里回放。

我那艾蒿浸染的童年，既馨香又苦涩。

故乡应该属丘陵地带。有山，但都不

太高；有湖，但都不太大。所以，我的童年

既没有大山里的孩子追逐野兽的惊险，也

没 有 湖 乡 的 孩 子 采 摘 莲 菱 的 乐 趣 。 记 忆

中，与我的童年相伴最多的就是田坡地头

上的艾蒿。

每年的端午前后，正是艾蒿最丰美的时

节。春末夏初的雨水，仿佛一夜间让田坡地

头的艾蒿疯长得一人多高。田坡地头上的艾

蒿于是就成了我们的乐园。我和小伙伴们带

着用艾蒿扎起的“草帽”，或小猴般机灵地在

艾蒿丛中窜来窜去，追逐、戏闹；或一动不动

地趴在其中，尽兴地玩起抓特务、捉迷藏的

游戏。有时一趴就是一个多小时。在艾蒿散

发出的阵阵幽香里，有时还会不知不觉中做

一个美美的梦。

当落日给艾蒿洒下金色的余晖，当乳名

在村头一次又一次的响起，我们才记起回家

的路。到了家中，原本灰土灰土的衣服在艾

蒿的“感染”下，变得绿色斑斑了，活像现在

的迷彩服。母亲一定把手举得高高，假装要

打我们的小屁股。而就在母亲的手掌快要落

下的瞬间，我们泥鳅般地从母亲身边滑过，

进里屋吃香喷喷的晚餐了。

其实，艾蒿土生土长，但用处却不小。用

艾蒿叶洗澡，能治疗多种皮肤病。所以，在

故乡，几乎家家户户的屋檐下，都挂着几把

艾蒿，留着备用，以庇护父老乡亲的健康。

艾蒿还可以作肥料。那时，大人总有做

不完的农活。下午放学后，队长就把我们这

些小学生一个个逮住，割艾蒿。村头有一个

很大的肥料坑，里面屯积着猪粪、牛粪。割

好的艾蒿，丢进大坑里，经过一段时间的混

合发酵，就是上等的农家肥了。

小孩干活是不记工分的，为了鼓励我们

这些嘴馋的小伢多割草，队里规定每割 100

斤艾蒿就奖励一个粽子。在那个物质匮乏的

年代，一个粽子多么具有诱惑力啊。放学一

回家，我丢下书包，拿起镰刀就直奔田间地

头。最多的一次，小小年纪的我竟割了 300

多斤艾蒿，奖了三个香喷喷的粽子，手上打

满了血泡。

母亲收晚工回家时，我已倒在床上睡着，小

手牢牢地抓着赚来的粽子。母亲心疼地哭了。

“少小离家老大还，乡音无改鬓毛衰，儿

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光阴似箭，

沧海桑田。小时候，倚在村头树下背唐诗的

情景犹在，不知不觉中，自己已走进故乡里。

在我的记忆深处，每年农历四

月中旬开始，家乡的街上就有了很

多老奶奶老爷爷售卖五颜六色的

荷包，每次经过，都有一股艾草的

幽香浸入鼻孔，让人神清气爽。每

当闻到这股荷包的气息，我就知

道，端午节快到了。

那清 香 扑 鼻 、栩 栩 如 生 的 各

式 荷 包 ，有 十 二 生 肖 样 式 的 、有

水 果 样 式 的 、有 花 草 样 式 的 ，亦

有 平 安 锁 、中 国 福 、粽 子 等 其 他

样式。

小时候，每逢端午节，外婆都

会 送 来 很 多 自 己 亲 手 制 作 的 荷

包 。 外 婆 是 陕 西 非 遗 文 化 传 承

人，一生创作了数以万计的窗花、

刺 绣 ，制 作 荷 包 更 是 手 到 擒 来 。

外婆送来的荷包我会挂在床头，

每天夜里睡觉前，将其放在鼻子

下面深深的呼吸，感受荷包中散

发出的艾草气息，伴着这股淡淡

的清香入睡，这是多么惬意的一

件事。

待到我 稍 微 大 点 的 时 候 ，制

作荷包便成了母亲的工作。母亲

每次都会提前半个多月开始准备

各类材料:颜色鲜艳的布料、艾草

等干燥草药、丝带以及各类装饰

配件。经过布料裁剪、边缘缝合、

填充香料、封口装饰等步骤，一个

个荷包的雏形就完成了。而后，通

过刺绣等手法，荷包会变得更加美

观而精致。母亲每次制作荷包，我

都会在一旁默默的观看，偶尔也能

搭把手。通过制作荷包，既能感受

传统手工艺的乐趣，也能为端午节

增添一份独特的节日气息。更加

重要的是，能够体会到对家人满满

的爱。

现在，已 到 而 立 之 年 的 我 有

了自己的孩子。每到端午节，我

都会走遍大街小巷，寻找心仪的

荷包，作为给自己和家人准备的

端午节礼物。说来惭愧，我没有

继承到外婆和母亲制作荷包的才

能。每次买到荷包，我都会亲手

给女儿带上，语重心长地给她讲

端午节的意义和各种习俗。恍惚

之间，我仿佛回到了小时候，那时

候父亲母亲也是这样，带着对未

来美好生活的期许，一边摸着我

的头一边给我讲着有关端午节的

种种。

又到 荷 包 飘 香 时 。 如 今 荷

包 的 样 式 也 越 来 越 精 致 和 现

代 。 虽 然 不 是 一 针 一 线 手 工 制

作 ，但 是 ，其 承 载 的 人 们 对 平 安

顺 遂 生 活 的 向 往 没 有

变 ，人 们 对 习 俗 和 文 化

的 坚 守 没 有 变 。

端午时节，菖蒲花，应时而开。

开在水岸边，开在浅水中。

花，多为金黄色，是一种明明净净的黄，

是一种柔柔软软的黄，这种明黄的色彩，让

人想到天空的明丽，想到初夏的和煦。

端午时节，家家户户门楣上要插艾草，插

菖蒲。这是应了民间“辟邪”的习俗。

端午时节，饮“菖蒲酒”。

《岁时杂记》：“端午，以菖蒲或缕或屑泛

酒。”该书，又引“坡词注”：“近世（唐五代以

来）五月五日，以菖蒲渍酒而饮。”一直到清

末民初，饮菖蒲酒，已然成为了一种习俗。

李时珍《本草纲目》曰：“菖蒲酒，治三十六

风，一十二痹，通血脉，治骨痿，久服耳目聪明。”

更早的《神农本草经》则曰：“菖蒲可以延年。”

既能治疗多种疾病，又能延年益寿，看

来，“菖蒲酒”大是有益于人也。

不过，我更感兴趣的，还是顾禄

在其《清嘉录》中，对菖蒲端午用途的

一条记叙：“五日，俗称端午。瓶供蜀葵、石

榴、蒲蓬（“蒲”，是指菖蒲；“蓬”，是指飞蓬）等

物，妇女簪艾叶、榴花，号为‘端午景’。”

不是“辟邪”，不是“治病”，而是“瓶供”，

作为端午“一景”。

顾禄《清嘉录》，是记吴中“岁时节物”

的，所记风物，从地域上看，主要是指今之苏

州一带。蜀葵、石榴、菖蒲，是五月应时之

花，故尔，以之“清供”，就极大地彰显了时令

之美的特色。

我在这里面，看到了旧时苏州人的一份风

雅。苏州，属于水乡，想来浅水、岸边，菖蒲花

是无处不在的。清晨踏青行走，顺手掐几枝菖

蒲花，带回家，找一只青花瓷瓶，将掐下的菖蒲

花，清水供于案头，叶绿花黄，青花瓷瓶“天青

色等烟雨”，让几枝菖蒲花，氤氲其中，这是怎

样的一道风景？又是怎样的一种美感？

回眸一望，看一眼，你就记住了这个端

午，你就记住了这个五月。你甚至，迅速地，

就联想到家乡的那条小溪，还有溪岸边，开

满一地的金灿灿的菖蒲花。

天蓝蓝，水清清；叶绿绿，花灿灿；水映

蓝天，花影水中，浮光掠影，和谐生趣，溢美。

你会觉得：这个五月，可真是明媚到了极

点；这个端午，可真是风情到了极点——因了

几支瓶供的菖蒲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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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供菖蒲端午景
路来森

艾蒿、童年及故乡
■明伟方

端午琐忆
■刘波澜

端午节有吃粽子的习俗。可是我儿时有

一年端午，是我家陷入最低谷，生活最艰难

的时日。

母亲是个极好强的人，面对家里的状况，

她说：“咱今年端午节不吃粽子，吃端午面。”我

从未听说过端午面，不知怎么个做法。母亲招

呼我说：“走，跟我去采艾蒿。”我问：“艾蒿跟端

午面有关系吗？”母亲兴致勃勃地说：“有。”

艾蒿不用买，到处都有。端午时节的艾

蒿，一般都是采了插在门楣上，起到驱毒辟

邪的作用。春天的时候，有人采了艾蒿来

吃，那时候艾蒿还很嫩。端午节艾蒿都长老

了，没法吃，母亲让我捡着小棵的嫩艾蒿采。

我们把艾蒿采回家，大棵的插在门楣上，

小棵的母亲说用来做端午面。她把艾蒿的叶

子摘下来，洗净之后在热水里焯过。只见母

亲把焯过的艾蒿在案板上剁碎，再找来一块

挤饺子馅的布，将剁碎的艾蒿包紧挤压，一

大碗绿色的汁水挤出来后，母亲说：“用艾蒿

水和面，做出的面条就是端午面。过端午节

嘛，得有个过节的样子。”我这才明白，没有

糯米和苇叶，母亲想用端午节的艾蒿应个

景，把端午节过出端午味儿来。

一会儿工夫，端午面做好了。还别说，看

上去浅绿莹莹的，比平日的白面条好看多

了。我忍不住挑起一筷子尝了尝，味道却并

不好，有淡淡的涩好像还有点苦，没有白面条

的面香味。但姐姐对母亲的端午面却赞不绝

口：“这绿面条看着就好吃，再加上母亲做的

腊肉茄子卤，吃着真不错！”父亲也说好吃。

就这样，我们一家人呼噜呼噜把端午面吃得

精光。那个端午节，我们过得照样满足。

多年后，我知道了新疆的一种“艾面”，

跟母亲的端午面做法类似。“艾面”还有药用

效果呢，可以活血化瘀，提高免疫力。母亲

当然不知道什么新疆艾面，她只是用自己的

创意思维，为我们过了一个独特的端午节。

那个年代，再贫寒的日子，再单调的生活，也

能被勤劳智慧的母亲过出滋味来。

母亲的端午面里，藏着的是她对生活、对家

人浓浓的爱。如今过端午节，有时我们还会吃

端午面，端午面里，有我们对生活别样的情怀。

母亲的端午面
■王国梁

作品作品

小姨仅比我大八岁，我十岁的

时候，她已经出落成村里俊俏的大

姑娘了。小姨里里外外是一把做

活好手，尤善做女红，她心灵手巧，

裁剪衣服、绣花描凤，做布鞋、剪窗

花，样样在行。

那些年，小姨常来我们家，帮

我母亲做家务，照看年幼的小妹。

印象中，小姨腰间垂着一根油光闪

亮的大辫子，辫捎上系着石榴花、

栀子花，走起路来风摆杨柳，大辫

子甩三甩，红花白花一闪一闪的，

煞是好看。

每到端午，小姨就教我们唱童

谣：“五月五，过端午，家家门上插

艾蒿。挂药环，戴香包，小孩乐得

蹦又跳……”小姨和我们一起采来

艾草、益母草、青菖蒲，用白矾水浸

泡后，晾得半干，再编成一只只散

发出淡淡草药香的手环，给我们戴

在手腕上。她还别出心裁，采了栗

园里毛茸茸的栗子花，盘成蓬松的

花圈，戴在我们头上，美其名曰“端

午花帽”。栗子花那种馥郁的香

气，一直浸润在我童年的梦里。

小姨还会做药草香荷包。采

来好几样香草，像艾草、紫苏、薄

荷、红蓼，晾晒干爽，研磨成末，装

进香包里。香包口儿缝有可收合

的绳子，香草味儿淡了，可以取出

来，添加新的进去。我们将香荷包

戴在身上，那种好闻的气息飘出

来，沁人心脾，可吸汗爽身，还可以

驱虫避蚊。

我们更喜欢小姨带着去采草

药，玩斗草游戏。俗话说“端午百

草 皆 是 药 ”，端 午 前 后 ，山 岭 、沟

坡、树林中的各种中草药长成了气

候，正是采摘的好时节，所以端午

节我们老家还叫“采药节”。拿着

药锄、药铲，挎着小竹篮，我们在山

沟沟里、在密林间寻寻觅觅，这个

是石菖蒲，那个是香茅根，还有青

蒿、野蒜、丁香结，有时还拾蝉蜕、

摘槐米。

采药间隙，小姨还教我们辨草

药、玩斗草，以简单的对仗，互报花

名、草名、药名。最初是简单的，比

如蛤蟆皮（蛤蟆草）对老虎眼（泽

漆），猫耳朵对羊蹄子，蒲公英对益

母草。后来，就玩复杂一些的，比

如两人的，你出“我栽君子兰”，我

对“他种美人蕉”；还有三个人对

的，如“鸡啄鸡冠花”“狗戏狗尾草”

“鱼嬉鱼腥草”，特别有趣儿。

我们老家每逢端午节，还有一

种风俗，那就是这天一早，捉来胖

鼓鼓的癞蛤蟆，把生石灰或墨锭塞

进 癞 蛤 蟆 嘴 里，挂在屋檐下晒干

后，可医破皮红伤、蛇虫咬蜇。故

而当地有“癞蛤蟆躲端午”之说。

心地善良的小姨不忍杀生，她用自

己特别的法子，配置“蛤蟆药”。端

午节前，她和我们小心翼翼采了酸

枣、皂角树上的圪针，端午节一早，

又带我们寻了癞蛤蟆，用圪针在蛤

蟆身上轻轻一扎，念叨着：“蛤蟆蛤

蟆你莫怕，也莫骂，借你浆水当药

擦……”然后让白浆（蟾酥）喷射到

草药叶片上，晾干后照样能清热解

毒，可治毒疽。

后来小姨嫁人了，欢快的唢呐

曲吹得满巷热闹，光彩的大花轿停

在栀子花飘香的巷口。小姨把粗

黑的大辫子盘起，束发为髻，簪花

成礼，嫁到遥远的南乡去了。打那

以后，我们再也没过过那样有趣的

端午节，好像小姨把她的端午风

情，连同我们年少时未竟的梦，也

一并打包带走了。

小姨的端午
■刘琪瑞

水乡小镇白蒲，是闻名苏中的千年古

镇。这里不但蒲草繁茂，蒲花妖娆，每到端

午节，还要举行一年一度的民间龙舟竞渡。

每年端午，除了插艾吃粽子，我最喜欢的

便是去看龙舟竞渡。白蒲有五六条大河，平

时船来船往，川流不息。初五这天，大河里

禁止其他船只航行，只有龙舟布满水面。龙

舟装饰豪华，高昂的龙头威风凛凛，双眼直

逼前方，龙身粗壮有力，龙尾微微上翘，整个

龙体约有十米长，用黄布制成，金光闪闪，犹

如一条条威武的巨龙。船舷两侧各站着八个

划桨的汉子，一个个头扎白毛巾，腰缠红布

带，孔武雄壮的样子，仿佛端午就是属于他

们的节日。河岸上并排站着十六个击鼓手，

他们的前边放着一只只大鼓。击鼓手也和划

船的汉子穿着一样，手里拿着鼓槌。

十点左右，三声鼓响，鞭炮齐鸣，赛龙舟

开始了。汉子们齐声大喊“哎”，木桨“啪”的

一声撞击水面，激起一片雪白的浪花，龙舟

齐刷刷地向对岸飞去。鼓声咚咚，桨声点

点，汉子们精神抖擞，双臂挥舞，奋力划动木

桨，龙舟像奔驰的骏马飞速前进。水边的观

众也“划吆划吆”大声吼叫，小孩们更是大呼

小 叫 ，恨 不 得 扑 进 水 里 ，游 过 去 帮 他 们 划

船。龙舟渐渐远去，我们一边剥粽子吃，一

边翘首等待。待龙舟折返，近在眼前时，人

群又开始沸腾，少女少妇尖叫，孩童拍手跺

脚，人们都盼着自己支持的龙舟率先抵岸，勇

获冠军。但最后靠岸的龙舟，人们也会给划

船手递上毛巾，送去粽子。人人欢欣鼓舞，个

个脸上洋溢着笑容。看着凯旋的汉子，我们

心底都升起一种对他们的由衷羡慕。

“ 五 月 初 五 赛 龙 舟 ，划 桨 的 汉 子 人 人

爱。”我们一边往回走一边兴奋地唱着这首

歌谣，心中滋长起强烈的愿望：长大后也要

做一名划桨好汉！

端午艾香龙舟渡
■吴建

林清玄说：“中国的传统节日，几乎每

一个节气都有与之对应的特色美食。”细

一琢磨，还真是这么回事，年初正月十五

的元宵，年中端午的粽子，下半年中秋节

的月饼……

一提到这些让人垂涎三尺的美食，就

不由会想起已经过世多年的奶奶。

奶奶是一个手巧的人。一日三餐的家

常饭自不待说，逢年过节时，她亲手制作的

节令美食，更是让家人和邻里赞不绝口。

即便是乡间最稀松平常的食材，经她一番

巧手烹饪，也会变得有滋有味。要说其中

最让人难忘的，莫过于她包的粽子。

在我小时候，本地人包粽子用的是当

地自产的一种粘性很强的小米，颗粒圆润，

色泽金黄，本地人称之为“ran（二声）米”。

那时，在北方小山村，是不可能见到南方

糯米影踪的。

粽叶，捆粽子的马兰草，事先须过水煮

一遍，为的是增加韧性，使其柔软不易折

断。在热水的怀抱里，它们经脉尽舒，容颜尽

展，变得柔韧至极。小米、红枣和花生，须先

浸泡一天一夜，待泡得小米粒粒饱满，红枣个

大圆润，花生白净肥胖，先期的准备工作便算

是完成。

待一切就绪，奶奶就坐在凳子上开始

动手包粽子。三四片粽叶错落排开，两手

抓住首尾，轻轻一弯，便弯出一个漏斗形

状，左手握紧，右手放枣、添米，再放一颗

枣 进 去 ，然 后 把 尾 部 多 余 的 叶 子 平 折 盖

到 漏 斗 上 ，再 将 多 出 来 的 叶 子 沿 着 漏 斗

周围折叠包裹起来，最后再用细长的马兰

草缠绕粽子几圈，系成活扣，几秒钟不到，

一个棱角分明的三角形粽子便出现在奶

奶手里。

奶奶包粽子却是用马兰草来捆扎的，

马兰草绿似韭菜，身姿细长挺拔，煮了以后

同粽叶一样散发淡淡清香，用来捆粽子，最

是绝配。

包好的粽子，要在大铁锅里煮好久。

柴火“呼啦呼啦”烧着，锅里“咕嘟咕嘟”

响着，心急的我，围着锅台打着转转，眼

睛直勾勾盯着大铁锅，一遍遍催问奶奶：

“ 粽 子 煮 好 了 没 有 ？”奶 奶 总 是 笑 着 说 ：

“快了，快了！”

等到粽叶、小米和马兰草的清香，混合

着红枣花生的甜香，随着一股股白白的热

气飘满整个厨房，粽子便算是煮好了。此

时，我的口水已经流了足足有三尺长。

煮熟的粽子如拳头般大小，轻拉活扣，

扯开粽叶，一个通体晶莹剔透、黄澄澄的粽

子现身眼前，在翡翠绿叶的衬托下，热气腾

腾，光彩照人。

剥一个放进白瓷碗里，撒上一层白糖，

白糖遇到滚烫的粽子迅速融化。把粽子

用筷子扒开，黄的是米，红的是枣，白的

是花生，色彩分明。搅裹一番，挑起一筷

子 送 进 嘴 里 ，轻 咬 一 口 ，细 腻 、滑 糯 、柔

软、清香，瞬间充溢于唇齿间，滋味之美

妙不可言说。

印象中，端午那天，奶奶还会早早唤醒

睡梦中的我，把花花绿绿的花绳，缠在我的

手腕和脚腕上，在我的额头和肚脐眼上，抹

上一些淡黄色的、散发着浓重中药味的粉

末。然后，摸摸我的小脑袋，说上一句：“玩

去吧！”屋子里，院子里，到处弥漫着粽子的

清甜香味和艾草浓郁的药香，村里满大街

都是额头上抹雄黄、手腕上戴花绳的孩子，

欢天喜地，跑来跑去。

如今每到端午节，我还是会想念奶奶

包的三角形甜粽。不过，再也不可能吃到，

念想终究只能是念想了。

又到荷包飘香时
■郇富林


